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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刺不休，意思说话
唠叨，没完没了。小文解析
“刺”与“休”。

“朿”是刺的本字，甲
文朿（图一）是有尖锐芒刺
的树形。《说文解字》：“朿，
木芒也。”朿也是枣、棘的
先文。枣树上有刺，称作托
叶刺，长刺可达 3厘米，起
到保护自身的功能，避免
遭各种动物侵食。刺枣也
是枣子的别称。枣的金文
（图二）是上下两个“朿”，
《说文解字》：“棗，羊枣也。
从重朿。”《尔雅》：“枣有十
一名，羊枣其一也。”由于
上下两朿的“棗”形体长，
先人用打两点方法替代下
朿作“枣”。于是书法中叠
字也用两点表示（源于甲
金文）。演绎到旧时印刷正
体对上一字重复的替代符
号为“々”，々 在今天的日
语汉字中依然使用。如：人

人，“人々”（ひとびと）；时
时，“時々”（ときどき）。两
朿并立是“棘”，刺义更强。
棘手，枣树刺将手刺痛，衍
义指事情难办。棘后来又
泛化指多刺的灌木，如荆
棘丛生、荆棘塞途、披荆斩

棘等等。
汉字在承嬗离合中走

来。“朿”后作了部首，其字
意则由朿刂（刀）的“刺”补
位。刀较朿更具视觉冲击
力，故“刺”字本身部首被
利刀旁夺去，需说明的是
刀部并不单一指朴刀，剑
（劍）同样属刀部。
学界认为，战国文
字起有将刺写成
刾，是刺的形体讹
变。笔者研究识
定，刺作刾不是讹变。刾的
夹（夾），甲文（图三）是一
大人两腋下架起两小人。
“夹”作他用后，夹的挟持、
握持（泛化）义由夹加手
（扌）部另造“挟”接棒。挟
也是夹的异体字，此外，夹
字的异体字中还有带部首
衤（衣）的夹，但没有带刀
部的夹。佩刀刾作刺的异
体，字中的夹仍以本义担
纲：即人持剑而刺。
数月前，微信朋友圈

引爆一话题，有“教授级女
书法博士”在中央台书画
频道上，一本正经地讲到
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祭
侄文稿》中的“刾史”。她竟
然不认识“刾”就是刺的异
体，想当然地按照形声字
判断读音的方法，读成了
jia，又全然不顾此刾的构
形还有刀部，把这个刾识
作“夹”，并自以为是地为
颜鲁公“纠错”。她还一错
再错，对着亿万观众继续
胡说：什么唐代官称中没
有夹史，只有刺史。笔者指
出，刺有二十多款正体异

写法，最常用的就是刾。从
三国《王基碑》、汉代《石门
颂》、北魏墓志铭到唐宋行
书的古代很多碑帖中都有
醒目亮相。笔者曾问过一
些练书法的小朋友，他们
都知道“刾史”就是“刺
史”。中国汉字（含异体字）
虽多如繁星，不认识的字，
只要稍下功夫查查字典便
可。一个执教鞭多年的“高
知”，学风如此漂浮，文化
如此缺失，实在误人子弟。
对此等低级错误，何须说
贻笑大方，也贻笑普通学
子耳。联想当下徒有虚名
不学无术者充斥着我们中
华杏坛书坛学界，笔者心
痛如割。

休，甲文（图四）由亻
（人）木构成。看字形
就知字义：人倚靠
着木（树干）休息。
需指出的是用甲金
小篆文写“休”，一定

注意人是背朝树干，而不
是面向树干。《说文解字》：
“休，息止也。从人依木。
庥，休或从广。”由于树有
亭亭如盖的树冠，休便加
表示屋的广造出新字“庥”
（庥也是休的异体之一），
并衍义得到庥庇和庥荫。

小文结尾作一枝蔓。
和刺刺不休意思相同的
“不休体”成语还有：哓哓
不休、缕缕不休、絮絮不
休、喋喋不休、呶呶不休、
叨叨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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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以群分。微信群将人们分得更精
准，更细化了。人跟人不一样，群跟群大不
同。有的群，带来欢笑；有的群，生产鼓噪。
朋友说，他最近从小区的业主群退

了，受不了他们天天骂街。有投诉门口保
安见了他不敬礼的，有投诉保洁坐公共
区域椅子的……最关键的是，没有人站
出来反驳他们。朋友一次提醒了几句，群
起而攻之，人家觉得自己交了高额物业
费，这是应得的待遇。朋友笑曰：太高贵
了，惹不起，我退群保平安。
在三五成群的时代，小区业主群是

个特别的存在。群成员之间，说熟悉并不
熟悉，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买了同一个楼

盘，进了同一个圈群。说不熟悉又熟悉，上下左右前后，
都是邻居，不是点头之交，也是点赞之交。在熟悉和陌
生之间，人的语态、心态会切换，人们往往更多地暴露
真实的自己或是自己的真实———在工作群、客户群乃
至亲友群里，人有时是化过装的、隐着身的。

小区的线上如此闹腾，线下也常爆出另类新闻。
现在每个小区，进口处都有体温测试。堂叔昨天晚上
回家，在小区大门口遇到一对老年夫妻：老爷子在前，
拎着包；老太太在后，撑着伞。保安测过体温，大爷追
问：多少度？保安说：34.9℃。大爷很认真：你肯定量错
了，哪有这么低的？保安赶紧给他解释：下雨天，表皮
温度低。大爷原地立定，力陈己见：肯定错了！后面的
大妈帮着打圆场：算了，算了，走吧，走
吧。大爷不依不饶，保安不想节外生
枝，只好请他自己亲自看一眼度数。
雨天的问题？额温枪的问题？还是

测量方式的问题？大爷的较真，也许不
是没有道理，但是他的体温是否正常，应该有自己真
实的感知。他冒雨在小区大门口与保安较量，到底是
因为设备质量问题，保安服务质量问题，还是作为业
主的知情权问题？或者，他只是难得半日闲，想顶个真
而已。而我，多么希望老人以一句冷幽默收场：哎哟，
一场小雨，把我沰成冷血动物了？

不管什么心态，业主那种傲慢的语态，很像是常
见的“上帝”姿态。顾客就是上帝，观众就是上帝，病人
就是上帝，客户就是上帝……有的人，除了在子女、孙
辈面前是小心翼翼的“孙子”，其他都在客串“上帝”的
角色，感觉良好。不过，上帝就是“高高在上”、“称王称
霸”吗？就可以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作威作福吗？在买
方市场时代，“用户思维”成为热词，其实我们更缺乏
正确的“上帝思维”。正确的“上帝思维”从哪里来？并
不需要什么培育或训练，多跑跑城市，多见见世面，就
会知道：你可以把自己当上帝，而上帝，总是把别人当
作人。这是最基本的素质。

回到问题原点：怎么做一个普通人？民间流行一条
做人原则，我觉得简单、受
用：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
人；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
人———你看，要求只是上
帝的一半，但是真的做到，
就可以超过生活中太多的
“上帝”了。

桃 酥
西 坡

    绝大多数的人都吃过桃酥。
声称没吃过的，八成是忘了，或者
桃酥换了一副马甲让他认不出来。

一般而言，点心当中带“酥”
字的，都离不开油酥，比如，叉烧
酥、牛肉酥和核桃酥、杏仁酥。它
们从名称上看差不多，呈现方式、
触觉口感则完全异趣。前者，一层
一层，蓬松；后者，严严实实，酥
松。其最大公约数是“松”。
“松”，便是采用油酥的结果。
油酥是由面粉、食油或者还

有水，根据不同的需要按比例调
制而成的。
蓬松和酥松，区别在于是否

做了折叠的动作。折叠数量越多，
层次越趋丰富，自然越蓬松。
桃酥不是千层酥，毋需反复

折叠形成多层酥皮以至于蓬松，
所以比较敦实；然而，敦实并不代
表坚硬，轻咬或轻掰，马上能感觉
它的酥松。如果桃酥没能达到这
样的效果，那是往刚刚摘下的黄
桃的方向走了，嗑牙；又仿佛被汽
车碾过，它没事，轮胎倒凹陷了。
很难多人以为桃酥既然沾个

“桃”字，当与水蜜桃、黄桃、蟠桃
有关。这是误解。
新鲜桃子的果肉想要在点心

里担任一个角色，我当推荐它去
水果奶油蛋糕上试试。不过，据说

那款蛋糕上猕猴桃早就占了半壁
江山，它是否允许既不同目又不
同科、再加长得像屁股似的“兄
弟”跟自己一起走秀，真的难说。

接下来，桃子只能向葡萄看
齐，把自己“瘦身”成“干”。苦恼的
是，几乎所有烘焙产品都不待见桃
肉干。但，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
“仁”，盐津系列里，桃
肉的位置就很显赫。
我们在桃酥上看

到星星点点的“果
肉”，不是来自桃子，
而是西瓜，是西瓜的籽里的“肉”。
都说桃酥与桃无关，那么，桃

酥的“桃”，出自哪儿？
一说，江西景德镇烧陶瓷的

窑工，在烧制陶瓷的同时为了不
浪费柴火，把掺了油酥的面饼一
起烤了，结果竟然烤出“冰裂纹”
效果，成了可吃的“陶瓷”。因此，
说桃酥的前生是“陶酥”，通的。

一说，桃酥上面原本撒满核
桃碎，因为辗转迁移，落户于不产
核桃的地方，没辙，只好改成撒芝
麻。从此，“挂核桃卖芝麻”跟“挂
羊头卖狗肉”，成为妥妥的一对。
还有一说，认为桃酥是陶工

烤制的上面带核桃仁的酥饼。其
严谨得把人的想象空间彻底封
死，没小弄堂可穿。

千万别说“陶酥”没道理，至
少如今景德镇周边，乐平桃酥被
奉为“桃酥之王”；鹰潭被称作“桃
酥之乡”；即使大名鼎鼎的“宫廷
桃酥”，也是明朝两个江西籍的首
席大学士夏言（贵溪）和严嵩（分
宜）血腥缠斗之后，夏氏后裔把宫
廷里的桃酥技术偷出，传到江西

鹰潭一带，堪称“肥水
不流外省田”的范本。
鹰潭有两块响亮

的牌子———眼镜和桃
酥。鹰潭人卖眼镜的

真实意图，或许是想叫顾客看得
更清楚一点———“天下桃酥哪家
强”？当然“老子天下数第一”！

沙县有六万多人在全国各地
经营“沙县小吃”；鹰潭则
有十万人在全国各地经营
“宫廷桃酥”，其桃酥产业
规模有多大，可想而知。

话说一日中午，我们
一行将从井冈山乘动车去南昌，
考虑到下午要打卡江西省博物馆
等网红景点，时间过于紧张，一本
正经组个饭局实在浪费时间，但
又不想吃铁路快餐，便请江西老
表家埠兄买些点心来果腹。哪知
他居然提来一马甲袋桃酥！可以
想象，不是家埠兄对桃酥一往情
深，便是商店里桃酥“一骑绝尘”。

之前，吃了多少年桃酥，我对
它的印象一直不太正面，嫌甜，嫌
油，嫌香精，但始终没能收手；品尝
了井冈山出产的那种黑乎乎又较
粗糙的桃酥，倒觉得一股乡野的自
然气息扑面而来，颇堪咀嚼玩味。

桃酥好像是中国的通食，到
处有卖。北京人对桃酥很有感
情，老北京周简段在《老滋味》中
说：正明斋是售卖正宗京式糕点
的名店，它的桃酥，“制作之精
细，非一般糕点所及，就连芝麻
也要去皮后再用。”
北京最具特色的糕点是“京

八件”，那是个系列。有个版本说，
桃酥名列“头行”（排在前列、必须
先做）第一，可见其地位之高。

在上海，改革开放前
后三四十年，各色点心层出
不穷。有兴趣盘点的话，能
真正沉淀下来、至今还在
热卖的不多，桃酥算是难

得的一种，说明有人嗜好那一口。
随着年龄虚长，胃纳变差，一

只像大饼大小的桃酥，我已不太
吃得下了，而倾向于五六枚封装
一卷的葱油小桃酥。现在，我已转
战那种镶嵌坚果或莓果或巧克力
颗粒的全麦小桃酥。推想，崇尚养
生之风正健，可能“吾道不孤”吧。
唉，形势比人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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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是从面部或姿态的变化而表
达出的内心思想感情，有时也可仅作动
词看待。当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有的会
情不自禁产生好感；有的人一露面就惹
人讨厌；还有的人让人“一见钟情”。这些
“第一印象”首先应归功于脸部表情，“回
眸一笑百媚生”，能不讨人喜欢吗？
同样，某人是否喜欢别人，也可以从

他的表情中看出来，其中瞳孔的大小最
能说明问题。在光线不变的情况下，一个
人的瞳孔变大，说明他看见了赏心悦目
的东西，或者他面前的人对他有吸引力。
比如一个男人看到漂亮女人的照片，他
的瞳孔就会放大。古人早已掌握了这一
知识，古埃及的女人懂得用颠茄叶的提
取物滴眼睛，以便向男人表示她的一片
爱心（用颠茄叶及其根制成的浸膏和酊
剂具有扩大瞳孔的作用）。

瞳孔的大小主要和光线的强弱有
关，光线变弱，瞳孔扩大，那是为了让更
多的光线进入眼睛；其次和脑中的情绪
中心有关，确切地说，是下丘脑在控制。
人在兴奋（包括通过视觉引起的兴奋）时会分泌出更多
的生长激素、新陈代谢激素和性激素，同时向瞳孔发出
脉冲；换言之，情绪可以影响人的表情。
有趣的是，脸部表情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的情绪。据

研究，若将装出来的笑容保持 20分钟，人的情绪会暂
时好转。因此，精神科和心理科医生可用“表情疗法”来
调理病人或当事人的情绪，而最好的处方就是“笑”。当
我们微笑或苦恼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也会因受“感
染”而高兴或沮丧起来，这一效应称之为“情绪和谐”。
人的表情相当丰富，面部肌肉由 80余种不同的小

肌组成，可以产生出多达上万种的肌肉动作组合。表情
是天生的还是习成的？人们拍摄了关于聋哑孤儿的视
频。这些儿童出生后从未见过父母的脸，也从未听见过
父母说话，尽管如此，他们的表情不亚于普通人，由此
可见，表情是天生的，遗传的。笑与哭是人的两大基本
表情。孩子把吃的东西塞进嘴里，如果是甜的，嘴角便
往上抬，它和笑的表情一致，故笑又叫“甜味表情”；倘

若食物是苦的，则舌头便会
离开腭面，下颔往下压，嘴角
于是往下挂，所以哭就是“苦
味表情”。婴儿出生后通常只
会两种表情———甜味表情和
苦味表情，2 岁以后表情开
始逐渐丰富。
应该指出，由喜怒哀乐

引起的表情会随着时间的进
展而在人的脸上留下不同程
度的痕迹，年龄越大，表情痕
迹越深。表情过多或过分地
道，会使参与表情的皮肤经
常受累，使支持皮肤的胶原
束变细，结缔组织松弛，脸部
皮肤变得没有弹性而出现皱
纹———笑纹、愁纹……

图一 朿（甲文） 图二 枣（金文）

图三 夹（甲文） 图四 休（甲文）

洗 澡
张 猛

    已经好久没和父亲一起洗澡了，
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这码事，就像他不
需要洗澡一样。

那晚，在装修中的新楼忙碌一天
之后，带着满身尘土和疲惫走进澡堂，
我、父亲、还有我的儿子。空荡荡的澡
堂里没几个人，几股细密的水流，裹着
丝丝缕缕的白汽溅落在冰冷坚硬的大
理石上。父亲挑了一个离换气口稍远
的喷头，小心翼翼地躲开深
秋的寒凉。

此刻，我打量着眼前这
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他的
瘦虽然早已司空见惯，但我
还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此刻，他背
对着我，浑身上下只有皮没有肉。从肩
胛到双肋再到两胯，每一根骨头都隐约
可见，如山岁月将他压得只剩下这一身
嶙峋瘦骨。他的身体很薄，似乎经不起
任何风吹雨打；他的骨头很脆，仿佛轻
轻触碰就有崩塌的可能。

在父亲旁边是我的儿子。十岁刚
过的他被沉重的脂肪包裹着，脸蛋、胸
脯、屁股……全身都是圆的。体重已经
远远超过爷爷几十斤，而且还不算那
两只拖鞋的分量。尽管是深秋，但从他
上方喷头射下来的水依然是凉的，似
乎这冷冰冰的水能浇灭那层层叠叠的
脂肪中熊熊燃烧的火。

每次洗澡，都带儿子来，他身上每
一粒尘土从我喜悦的指缝间跌落，他以
我混然不觉的速度悄悄挣脱我的掌心，

离喷头越来越近。等
我不知多少回俯

身又站起小心
翼翼为他搓遍
全身再抹上沐浴露之后，终于他可以
给我搓背了，那双胖乎乎的小手在我
身后变得越来越大，劲头也越来越足。
他总喜欢草草了事，几下就打发我，也
常在一个地方流连，好几次都让我伤
痕累累。后来恶作剧也来了，不是用冷
水浸泡过的毛巾激我，就是打完肥皂

后在我背上留言。
已经好久没给父亲搓澡

了。此刻，那些棱角分明的骨
头就真真切切地硌着我的
手，如数不尽的刀子，在一下

一下切割我的心，说不出是疼痛还是愧
疚。记忆当中，父亲从来就没有胖过，从
我两岁时母亲撒手人寰到后来叔叔得
精神病妻离子散，再到姐姐患上癫痫以
及爷爷奶奶相继辞世，他都是一直在瘦
下去，似乎从没停止过。要给他检查，他
总说没事，理由是去了医院没病也能看
出病来。我知道，父亲是怕我们花钱。
只搓几下父亲就连声说好了，非要

给我搓。他先把澡巾在热水中烫过再洗
干净，然后暖暖地放到我的背上，他一
丝不苟生怕有所遗漏，那双干枯的手在
我不能及的所有地方缓缓移动着，不轻
不重，恰到好处。父亲没有停的意思，直
到我转身而去，他又帮孙子搓，好像他
的手放在我们身上是很享受的事情。

在一片缭绕的气霭中，父亲牵着
孙子的手向外走去，汩汩而下的水流
包围着我，冲去连日来浑身的疲倦，却
洗不掉我心头的沉重。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漫画 王祖和


